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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佛法行者, 無論修習何部佛法，應該先生起正信之菩提心，因為此乃大乘菩薩行

要義中之核心、本質，切不可忘卻。而龍青巴尊者亦曾開示，「無論是行密、作密、

瑜伽密及無上瑜伽密此四個層次之行者，也得以菩提心為根本。」  

 

所以如何生起正信之菩提心，如何使之隨正途而行、並如何持續及正確地去發展，

是我們學佛的當先要去思量、檢討。 修佛法行者 

 

其實，菩提心可分為相對及絕對兩個層面，現在先說說怎樣生起「相對菩提心」。  

 

我們的生存空間 ── 宇宙，存在着無窮無盡的眾生。當中不單指人類，亦指一切

六道中有形及無形的眾生，他們實與我們無別。由於世間種種無明，習染及煩惱下，

受著各種不同的痛苦與煩惱。一如佛陀之開示：「眾生雖生於不同的空間環境下，但

無論如何他們亦是充滿痛苦。故要令我們生起菩提心，就視乎我們怎樣體會眾生因

有不同因果業力，而投生於不同的空間環境之道理。」  

 

例如富有之人充滿世間資糧，但可能因為財富太多，終日恐怕別人會奪去其財產，

故亦會費索思量，這種人雖有數不盡之家財，其終日思財之苦，相信可能會比那些

每日只求兩餐溫飽之窮苦人，更感百倍痛苦。故此，不同層次之眾生，實有著種種

不同之痛苦，這些痛苦由過去之業力帶來，只要你是在輪迴之中，每個眾生亦會體

會得到。  

 

每一期生命始於生，終於死，但誰亦不能預測誰之死期，須知此乃由業力之所致。

到此我們便要體察眾生痛苦之存在，從而引起菩提心。如地獄道之眾生，當要面對

火燙、寒冰、飢餓……諸等惡境；又例如畜牲道之眾生要面對被宰殺之苦與驚恐，

但我們如何理解這些痛苦呢？而牠們又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直以來不同宗教對這些問題有不同之論點，大都圍繞著為何牠們生下來便是畜牲。

如有人認為此乃由上天決定，上天主宰，而一個所謂的「上天」，就是一個第三者身

份，認為牠們生成牲畜便是給與我們用作裹腹，其生命形態、生命趣向亦是由上天

來主宰。  

 

而這些論點與佛教卻有所又不同，佛陀認為眾生之所以成為畜牲是沒有主宰可以決

定的；佛陀本身亦沒有使牲畜要予人食用，佛陀認為我們對這些眾生不但不能宰殺，

還要視牠們為自己的父母親一樣。  

 



一些不明佛法的人或會有所懷疑，視一群畜牲為父母，豈不謬哉？  

 

其實，每天在我們旁邊的眾生都有機會是我們過去世之父母，只是我們不知情而已。

舉例說，如生於大海中的魚類，在被捕獲後都等待人們去宰殺、食用。但到現時為

止沒人能正確地指出，牠們是從何而來，又或者牠們的生命在最初是怎樣開始的。

在佛教觀點下，眾生(包括我們每一個人)之所以得此形相，是在無量劫之前(即無可

追溯的很久以前)，長時間的一世一生轉化。世間無論何種動物，亦得有父母所生，

這樣，我們又怎能確保這些在我們肚裡打轉的牲畜海產不曾經是我們過往之中，其

中一世之先祖父母呢？  

 

佛陀說我們現在的生命有過去生及未來世，出世後便有一軀殼（即肉體），而肉體是

由世間四大元素(地水火風)所組成。世人除有肉體外亦有心靈，稱作心識。此心識會

延續不斷，到了適當的時間便會遷離到別的軀殼，從時間的角度去看，軀殼之轉換

與契合便形成了所謂的將來世與過去生，而在每一生每一世中，不論是男女貧富，

我們都有生身父母，故此父母子女之密切關係就在這定律下不斷的承襲下去，此與

佛學中的三世因果論互為引證。故此，我們的軀殼亦只是一些物質存在的東西，而

心識則可脫離四大元素即地水火風之範疇，能不滅的延續下去。  

 

不理解佛法的人，對箇中關係可能會有所疑惑，但當了解到肉身可由人類(父母)製造

出來，但心識則不可，生命的狀態是由心識依附肉體的一個「身」與「心」的組合，

正如科學家發明飛機、輪船，但始終沒能夠去創造靈魂(心識)，所以靈魂(心識)與肉

體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到此，相信各位對遷識轉生及父母子女的微妙關係有一定之

理解。  

 

由於父母疼愛子女，在生生世世不斷的延續下，他們少不免會為養育我們而作諸惡

業，故亦會在輪迴之中，生於不同的境界。西藏近代一位著名的佛學導師 Ganden 

Chopel曾經指出：人類往往會受一些表面金玉之事所蒙蔽，如我(主講者)現坐於法

座之上看你們(聽眾們)都過著現代的生活，但敢問各位，你們現在是否真的生活得完

全無憂？相反；你們都會認為現坐於法座上的我，威儀之巨，侍奉者之眾，實在令

你們羨慕。但我在背後所面對之困難又有誰會知悉呢？所以表面似好的東西，背後

必有難言之苦，而這些亦是六道中諸眾生全部要面對的。故此，在佛教理論中，主

張我們視一切眾生如己之父母，既然父母處於困苦漩渦中，我們能忍心就手旁觀嗎？

要是這等苦都是過去為著養育我們而作的，我們又是否有責任去承擔呢？所以眾生

之苦就是我們之苦，當得設法救拔。     


